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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诚塑造人物是艺术打动人心的根本以真诚塑造人物是艺术打动人心的根本
电视剧电视剧《《主角主角》》创作座谈会发言摘登创作座谈会发言摘登

陈 彦（中国作协副主席，电视剧《主角》原著作者）：

感谢生活和时代的赐予

这是一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作品，包括亿万观众的共同
参与。去年夏季，身在火炉一般的拍摄现场，便会懂得何为火
烧火燎的“酷刑”状态，那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整个苦夏。为
了还原生活的真实场景，剧组数百人做着回到20世纪70年代
至90年代的艰苦努力。我去现场探班仅一个多小时，就已满
身是汗，一时很难适应没有空调降温的工作环境。而演员们穿
着厚厚的古装戏服，戴着沉重的头饰，在一遍遍磨戏。转过身，
戏里的厨房正炉火通红、开水滚滚，旁边猪圈里的两头猪嗷嗷
叫着，等刘浩存来喂食，这一幕把我带回了那个不能忘怀的年
代。

那天离开剧组时，突然下起倾盆大雨，雨刮器几乎失去了
作用，我们不得不把车停靠在路边。我不知道那些上了装的各
色人等会在瞬间的雷霆风暴中变成什么模样，我能想到那一
地的黄土坑洼、破墙烂瓦，一定会让所有人都被困在狭小空
间，忍受着闷热所带来的蒸煮和煎熬。拍戏真的不易，尤其是
想拍有品质的戏，那是要艺术家蜕几层皮的。我们很多时候只
看见了艺术家的高光时刻，而没有看到他们背后受罪的狼狈
不堪。《主角》正是试图打破这一堵时常遮挡得太严实的“墙”。

8年前小说刚出来时，张嘉益看后便希望由他们改编电视
剧。紧接着，张艺谋导演也十分认同这个小说的影视转换。这
时《装台》正在拍摄阶段，同样是以张嘉益为核心的创作团队。
在此期间，我先后跟张艺谋、张嘉益进行过数次长时间沟通，
他们都是极其认真的人，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而最重要的
是陕西人“咬破铁锨”的精神，铁锨都能咬破还有什么事情是
干不成的呢？随后几年只是见面问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作为
艺术总监的张嘉益总是说不急，剧本还在打磨、还不成熟，这
一打磨，就是七八年。直到王菲唱出“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
钉在墙上”的主题歌发布，48集电视剧才拉开上演的大幕。

我在观看时，觉得一些形象甚至能激发起作者进行再创
作的欲望，这里不能全然列出这一长串优秀演员的名单，他们
有的已经很有名，有的正在攀登，而有的此前还寂寂无闻，但
他们让我想到一幅古画，上面画了很多葫芦，题款是“个个成
器”。有真功底的艺术家是经得起反复咀嚼与推敲的。

《主角》是一部群像戏，人人都是主角，他们在放羊孩子忆
秦娥成长的路上都曾经伸出过一双双温暖的手，从而促成了
众星捧月月更明的壮阔生命景观。即使反作用力也在推动主
角成长，因为这恰是合金钢所需要添加的各种元素，欲承其重
便需要有足够的钝感、耐性和抗击打力。剧中忆秦娥做到了，
群像们也都做到了。写到此，我想起时常临写的元代诗人王冕
的诗：“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这些温暖的手和鼓励的目光就是盛开在人
间大地上的淡淡墨梅。

文学不需要太多玄虚的解读，它需要深刻的抓地能力，紧
紧抓住大地所赋予我们的生命气息与生存力道，以人籁、地
籁、天籁之声回报给大地以文学艺术的人籁、地籁、天籁之情，
文学艺术便有了根基，有了生存之道，有了宽阔之境。感谢生
活的赐予，感谢时代的赐予，感谢大西北乡音乡情的赐予，我
想这也是《主角》剧组数百位创作者的共情。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影视文学委员会主任）：

充分彰显民族艺术的博大与魅力

电视剧《主角》的成功，彰显了优秀文学作品基础性和根
基性的作用与价值。电视剧产生热烈反响，观众的讨论早已超
越剧情本身，延伸至社会、历史、人生，乃至艺术内部的表达形
式等深层问题，足见一部优秀文艺作品成功的意义何其厚重。
因为电视剧，很多观众又变成或者重新成为长篇小说的读者，
大家在讨论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嫁接的同时，也在讨论改编剧
情和人物命运安排上的不同，读者和观众对于小说原著的熟
悉程度和理解深度令人惊叹。电视剧《主角》的成功再次凸显
了茅盾文学奖的文化影响力。

《主角》的成功彰显了民族艺术的深厚博大和恒久魅力。
作为在戏剧领域深耕多年的小说家，陈彦的创作似乎从来都
没有离开过戏曲领域，他从这里取材，更从这里获取创作手法
的启示。我始终以为，当代小说不但应该强化故事性，还应当
强化戏剧性。陈彦就是将戏剧性有效化入小说并使其产生催
化作用的成功例证。《主角》再次证明，文化的力量恒久存在于
热爱艺术的民间，只待艺术创作者从中挖掘出独特价值，并令
其产生属于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角》让以秦
腔为律动的中国传统艺术再次发扬光大。

《主角》的成功证明，以真诚之心来写好人物命运才是艺
术打动人心的根本。《主角》里的忆秦娥，出身贫寒、历经坎坷，
但这样一个普通人，她身上所拥有的精神力量、美好品德，深
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舞台上有主角、配角之争，生命却应当
是一次必须做好、可以做好主角的历程。这样的主题，既是对
剧中矛盾冲突的一种化解，也更具有深广的人生启迪意义，从
而使这部剧成为超越题材、超越地方性的优秀作品。

仲呈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艺评论家）：

文学与影视结缘互补、共攀高峰

所谓改编，就是要忠实于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文化意
蕴、价值取向，这是不可撼动的。但优秀的电视剧改编，还必须
实现从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思维到以视听语言为载体的影视
思维的转换。电视剧《主角》的成功在于，艺术家站在文学原著
的坚实基础上，把文学原著吃透、学透、消化吸收，提炼出闪烁
着文学思维灵光的创作元素，再按照电视剧思维去重塑一座

“电视剧之山”。
从小说到电视剧《主角》，是文艺工作者学习、领悟、践行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质量繁荣文艺创作的高峰之作。之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它做到了如下三点：第一，“文化强国”之“强”最
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电视剧
《主角》有效提升了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与文化修养。第
二，按照“选好题材、讲好故事、拍出精品、写好人物”的要求，
做到了高质量审美呈现。从《装台》到《主角》，西影厂成功吸收
了过往《野山》《黑炮事件》的创作经验，坚持以现实主义精神
与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生活，识变、应变、求变，在题材选择上高
扬地方优势、配置好地方文化资源；识才、用才、爱才，实现了
创作人才的优化组合。第三，它以成功的实践证明：要把文学
名著的改编当成一条切实有效的成功之路。诸般艺术的基础
都是文学，文学训练的是一个民族的艺术思维，没有这种思
维，没有具象的以语言为载体、作用于每一个读者的阅读神经
的读书习惯，是不可能深沉、自觉地用视听感官去吸收视听语
言表现的时空信息、最终完成鉴赏的。艺术思维是一个民族文
明水准的重要标志。《主角》的成功启示我们，面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清醒地看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用得好，
将会帮助我们扩大审美空间、提升审美能力，使我们的艺术达
到更高水准。用不好，它将把我们民族的艺术思维碎片化、皮
相化、粗鄙化，甚至走向庸俗化。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来处理好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辩证关系，真正实
现艺术与科学的结缘互补，就像文学与影视的结缘互补一样，
交相辉映、共攀高峰。

梁晓声（作家、编剧）：

文学为优质电视剧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主角》的播出再一次证明，优秀的长篇小说为优质电视
剧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文学原著与影视创作之间的依存关系，
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主角》的原
著堪称当代秦腔剧种之“史记”，而主人公忆秦娥之艺术人生
可用忆秦娥“本纪”来形容。同样，剧中另外一些重要人物，比
如说胡三元等，也有着“本纪”般的色彩。

原著也罢，电视剧也好，它们在展现可信人物的同时又艺
术性地呈现了特定年代人与单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时
代宿命般的纠葛，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无怨无悔，有时又
心有不甘、不甘却又无奈，无奈着却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
是一种生存状态、命运轨迹、时代特征与社会运行逻辑。正是
在这点上，《主角》为当下观众理解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者、
个人命运与时代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充满人文温度
的参照。

作家陈彦通过《主角》《装台》《人间广厦》《星空与半棵树》
等优秀长篇小说，增加了陕派文学的厚度，拓展了书写的宽
度，也使中国长篇小说园林又多了一种别样的陕派文学风情。
同样，电视剧也交出了一份令广大观众满意的答卷。

柳建伟（作家、编剧，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

尊重文学基础地位的良心之作

电视剧《主角》是尊重文学基础地位、尊重影视剧创作规
律的良心之作、心血之作。无论是改编，还是拍摄、演员的遴
选、年代的还原，主创都是下了大气力的。这是一次十分成功
的改编。文学改编影视，有一个“度”的问题。近年来，根据茅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如《人世间》《北上》《繁花》《主
角》等，样貌各不相同。有的打上了编剧的鲜明印记，有的导演
作者化风格明显，有的与原著小说距离稍远，对于这样的现象
和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李京盛（中国广播电视艺术资料研究中心研究员）：

塑造一个崭新的、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

《主角》塑造的忆秦娥是近年来电视剧中一个崭新的、特
色鲜明的女性形象。她身上有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有对

个人生命历程的投射与映照，有她自身性格特点给其带来
的成功与挫败，有不同环境和生活境遇造成的命运无常与
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更有真诚、善良、感恩的人生底色，还
有她身边的师友亲朋，以及恋人与爱人带给她的感动、温
暖、慰藉。

剧中，她以沉默应对流言和中伤，以退让躲避竞争的残
酷，但这又并非她性格中的软弱与怯懦。她一生所遭遇的圆
满中的缺憾与苦难，都赋予这一形象以饱满而真实的生命状
态。当然，她也有自身的缺陷，比如，她性格执拗、不解人情世
故。她最初并没有改变命运的勇气，宁愿做一个山里的放羊
娃，做一个剧团里的烧火丫头，也不愿和别人争风头、争地位、
争主角，即使在她已经成为秦腔皇后的日子里，她也依然看淡
这份荣耀，依然向往着去过普通人最平凡的日子。她一生始
于平淡，在经历绚烂之后又复归于平淡。她在一次又一次的
被动选择中成为别人眼中的主角，而她自己内心深处，始终保
持和坚守的是人性中最平凡和最善良的一般性诉求，她内心
深处始终是一个山里放羊娃。所有这些都赋予了这个人物真
实的、饱满的、鲜活的生命状态。她绝不是一般爽剧中所写的
小人物对命运的成功逆袭，也不是宏大叙事中一个“大女主”
乘风破浪、实现人生登顶的传奇故事。忆秦娥这一形象所要
向人们讲述的是大时代对个体命运的裹挟，是机遇与无常对
人生命运不期而至的降临，是一切偶然背后所带来的必然，是
人性底色的光辉所焕发的灿烂。

胡智锋（中国视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具有平民史诗意义的力作

《主角》是近年来电视剧创作中，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高峰之作。该剧的艺术成就可以概括为三
点：一是深刻描摹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
的人间万象。各层级城市、县域、乡村，工农兵学商各阶层、
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堪称《人世间》之后又一部具有平民史
诗意义的力作。二是生动塑造了个性鲜明、具有极高辨识
度的鲜活人物群像。除几位核心角色忆秦娥、胡三元、花彩
香、刘红兵、封潇潇等，那些出场不多的配角也各具风采，令
人过目不忘。三是倾情呈现了几代艺术家坚守优秀传统、
不忘人文初心的炽热的文化气象。该剧也启示文艺工作
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只有带着对人民
生活与情感的深刻体察、体悟与体恤，书写人民的悲欢离
合、喜怒哀乐，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同与热爱；要在创作意识
上坚持扎根一方水土、挖掘一方文化的“主体性”，坚定文化
自觉与文化自信。根扎得越深，枝叶越是繁茂，才越是被人
们所赞同与敬重；要在创作态度上坚持“长期主义”，凸显专
业性的理念与精神。无论是文学原著，还是剧集，八年磨一
剑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都是这种精神的很好呈现。在短
视频、微短剧日益成为人们日常“文化快餐”的情形下，用
心、用情、用力打磨这样的精品力作，为人民奉献出具有经
典意义的优秀作品、精神大餐，是时代之需、人民之需、文化
之需。

李少飞（电视剧《主角》导演）：

踏踏实实拍出原著的魂

从接手项目到剧集与观众见面，整个主创团队始终怀着
敬畏之心在创作。原著跨度数十年，人物众多、故事厚重，写
的是秦腔艺人的一辈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所以从一开始，我
们就定了一个最简单、最朴实的目标：不魔改、不注水，踏踏实
实把原著的魂拍出来。

我们不想拍悬浮的爽剧，不想刻意制造戏剧冲突。我们
只想还原真实，还原忆秦娥从一个普通的放羊娃，一步步吃
苦、隐忍、挣扎、成长，最终站上舞台的一生，还有戏班里一众
老艺人以及台上台下那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为了拍好这部戏，我们整个剧组扎根陕西实景拍摄。相
关演员都提前进组，跟着秦腔老艺人一点点练基本功，在身
段、唱腔、神态上反复练习、打磨，下这样的笨功夫就是为了不
辜负秦腔这门传统艺术，不糊弄观众。我们全程追求真实，不
管是服化道、场景氛围，还是演员的状态，都力求贴合那个年
代、贴合戏曲人的真实生活。

郑 桦（电视剧《主角》导演、编剧）：

守住原著的思想内核和华彩篇章

感谢《主角》原著作者陈彦为我们创作出极具思想深度
和文学厚度的小说，并嘱托我们放开笔触，按照影视语言规
律大胆创作。没有小说原著，就不会有这部剧，我们只是把
小说的精髓由文学力量转变成了影像力量。改编过程中，艺
术总监张嘉益拿出了很多时间和我们一起研究小说、吃透小
说的精神内核，最终确定这部剧的气质、风格。每写完一集
我们就聚在一起讨论、打磨，可以说这个剧本是我们集体创
作的。

真诚、质朴、豪迈、坚韧，是孕育出秦腔的那片黄土地的底
色，也是我们在剧本创作时要牢牢守住的底色。在创作初期，
我们首先确定改编原则，守住原著的思想内核和华彩篇章，不
过度渲染苦难，不刻意营造圆满，尽可能用幽默诙谐的笔触来
挖掘人性，力求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要生动真实。个人表达
要和电视观众的心理、关注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真诚地把观众
带入不同历史时代，沉浸到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里。我们相信，
尊重观众，观众就会回报我们以信任和喜爱。

张嘉益（电视剧《主角》艺术总监、剧中胡三元饰演者）：

以接纳包容的姿态对待创作

将陈彦老师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影视化，我们
主创团队打磨了八年。这是我们继《装台》之后，第二次改编
创作陈彦老师的作品。原著描摹了半个世纪秦腔艺人的人生
沉浮，是分量厚重的现实主义佳作。面对经典，团队始终心怀
敬畏，我们提前进组体验生活，学习戏曲的基本功。剧集播出
以后，观众的喜爱、认可让我们更为坚信：影视创作没有捷径，
拿出真心与诚意，观众自会回应真感情。

《主角》时间跨度大、人物形象饱满、地域特色鲜明。创作
中我们以接纳包容的姿态，真实还原时代变迁、秦腔行业的起
伏和人物命运的跌宕，深入洞察复杂人性，我们尊重每一个角
色的生命轨迹，承认人物的多面性与局限性，让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人生在故事里自然碰撞，力求还原最真实的人间百
态。我们如实呈现普通人经历的坎坷与坚守，直面人生的遗
憾与伤痛，让作品兼具现实质感与人文温度。我们也真诚地
邀请观众走进故事，走进每个角色的生命深处，看见他们心目
中独一无二的“主角”。

刘浩存（电视剧《主角》中易青娥、忆秦娥饰演者）：

忆秦娥的“钝”与“灵”

忆秦娥，一个如野草般倔强的女孩。根植于黄土，无需
过多滋养，只需阳光、雨露与微风，便能迎着岁月的严寒酷
暑，兀自生长。她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钝”与“灵”——钝在人
情世故里的不谙机巧，灵在对秦腔艺术的天生悟性。在剧团
里，她凭着滴水穿石的韧劲，把每一步苦都走成了向上攀爬
的基石。起初只觉得她苦：放羊苦，练功苦，学戏苦，烧火亦
苦；一个人跌跌撞撞长大，尝尽流言蜚语与至暗时刻，命运给
予她的甘甜何其吝啬。然而，我一步步走进她的生命，触摸
她的灵魂，我才警觉自己低估了她。“锥子装在布袋里，那尖
尖迟早都是要戳出来”——可她却从不急于戳破。她身上练
就了一种沉得下去、不疾不徐的“定力”，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那些沉淀下来的力量，终成了她最坚实的铠甲。正是这
份不懂算计、不求捷径的纯真，护住了她戏里、舞台上、艺术
中的那一方净土。

戏中的忆秦娥，从易来弟到易青娥，再到忆秦娥，每一次
更名，都宛若一次涅槃。时代的沧桑在她身上刻下印记，人生
的跌宕几度要将她吞噬，岁月带走了许多，但那份对秦腔的痴
爱，让她以自己的方式唱出了生命的秩序，有所得，有所失。
正如师父所言，“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
看”，这不只是学戏路上的攀峰寻山，更是自己已然成为那座
山后的心境。

忆秦娥是被秦腔选中的角儿。我有幸借由她，触摸到了
秦腔的魂。《主角》已圆满收官，我也要与观众一道与忆秦娥
作别了。但我相信，忆秦娥留给我的那股精气神不会丢。历
经岁月沧桑，感受人生百味；回首发现，看戏人亦是戏中人。
我会像她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守住一份赤诚、一份定力、
一份纯真。

（本版由本报记者许莹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